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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人物

! ! ! !屈建军是个独行的“沙漠游
侠”，他的老家在陕西高陵，却难得
回去看望母亲和家人。

敦煌就是他的家，他也终于在
敦煌安了一个家：中国科学院寒区
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敦煌戈壁荒
漠研究站，这是他多年的梦想，建一
个戈壁荒漠研究站。
“戈壁的名字来自中国，是蒙

语，戈壁是砾石覆盖的平坦地面；还
有一个名字来自中国的地貌是雅
丹，维语，意为凸起的丘陵。这两个
词全世界通用，产地在中国，所以我
想研究它们。”
屈建军还认为，戈壁的面积比沙

漠大得多，虽然比沙漠稳定，但科学

问题很多，莫高窟在戈壁，青藏铁路、
兰新二线都在戈壁，高铁也在戈壁。
最近刚通车的拉萨至日喀则的铁路
和即将通车的兰州至乌鲁木齐的高
铁，屈建军都主持了防风治沙工作。
他对戈壁的研究仍然来自野外

观察。他一直对学生说，做沙漠戈
壁研究一定要到野外去，在实验室
里找不到规律。
“戈壁有砾石，沙子落到上面，

弹起的高度比较大，风一吹，沙子簌
簌地跑，像龙抬头一样。戈壁上沙
子浓度最大的地方不在地表，而是
在地表以上 !"#厘米。”观察和测
量的结果让屈建军解开了莫高窟
$%&&年未被沙丘掩埋不解之谜。

“莫高窟顶部是戈壁，沙子落到
上面，形成的是风沙流，流到莫高窟
下方，有的被吹走，有的落到窟里去
了，虽然 $&&年前王道士清理沙子
时，才发现了被埋起来的藏经洞，但
如果不是戈壁表面，沙子就会堆积，
形成沙丘，早就将莫高窟整体掩埋
起来，根本找也找不到了。”

在保护经过戈壁的高原铁路
时，屈建军的发现是高海拔地区空
气稀薄，沙子弹起得更高，“原来铁
路两边采用的防风固沙砾石方格，
是按照低海拔的平原地区标准做
的，非常低矮，事实上起不到什么作
用，必须按高海拔地区的特点来做，
才能发挥保护作用。”

屈建军：沙漠是我的情人
本报记者 姜燕

55岁的屈建军有一个美名“沙漠游侠”。一年当中，他
有 300天在沙漠里行游———他当然不是一名普通的行
者，他的行囊里永远带着他的地质罗盘、照相机。他是中国
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敦煌戈壁荒漠研究站
站长。他说沙漠很可爱，你接近它、了解它，才能驾驭它。
29年前，他从第一次见到沙漠起，就爱上了那里，认定沙
漠将成为他一辈子的情人。

! ! ! !前不久，在甘肃张掖第五届“绿
洲论坛”上，记者听到了他做的治沙
报告，第一次知道治沙还有这么巧
妙的办法。他说，过两天“回”敦煌
见，后来才知道，从 '(年前他到敦
煌治沙开始，那里就成了他的家。
两天后，记者在鸣沙山巧遇屈

建军，他正带着几位外国专家参观
设在月牙泉南北两侧沙丘上的风向

风速仪。是他这个自封的“风水先
生”，吹开了逼近月牙泉的沙丘。

'&&)年，月牙泉危在旦夕，当
时北丘南移，南丘北移，$(年来移
动了 #*$& 米。“月牙泉千百年不
灭，有自然庇护。唐诗提到，月牙泉
两侧沙丘的沙，白天滑下来，晚上吹
上去。是人为打破了自然。”
屈建军直觉，想阻止沙丘吞没

月牙泉，就得加强通风。他在两侧沙
丘从丘顶到坡底放上三十几个风
向、风速仪。测量结果显示，风口风
速 #米+秒，吹到月牙泉风速已经降
为不到 ,米+秒，-(&米的距离降速
如此之大，原因何在？屈建军到处查
看，发现月牙泉上风向的东北方向
上有一片房屋和树林，树木高达 '&

米。他恍然大悟，“杀手”找到了。

“月牙泉的风向主要是东北风，
正是这片树林，阻碍了风的通道。”

'&-& 年，砍树拆屋，风力立即
显著增大，将沙丘向两侧吹却，不
仅月牙泉免去了后顾之忧，几年间
被风沙掩埋的测量木桩重见天日。
今年 !月，当地政府在东北方

向上又规划敦煌文化产业园项目。
评审会上，屈建军毫不客气地说：
“绝对不能再建，现在建筑就到此为
止了，没批的就不要批了，没盖的就
再不要盖了。

! ! ! !风，是治沙的钥匙。屈建军一早
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刚到敦煌时，被
当地老人家说成是“疯子”———怎么
一刮风，这个人就上沙山呢？“他们
不明白，风对我很重要，好不容易来
场风，我得上去观测，风不等人。”屈
建军说。

-.#.年 $'月，屈建军刚到中
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一年，就跟着
老师应邀到敦煌治沙，当时敦煌莫
高窟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

界文化遗产，但受风沙威胁严重，急
需专业人员援手。刚到莫高窟时，沙
子多得像瀑布一样，从窟顶往下浇。
屈建军做了许多 '&厘米见方的小
纸盒，晚上等游客走了放到每个洞
窟门口，早上在游客还没来之前取
回来，观察积沙量。
第二年春天，风多，经常上山的

“疯子”留意到一团干枯的沙拐枣。
“它的旁边有三个沙堆积体，只有不
同风向的风，才会让沙产生这样的

堆积，这意味着当地有三个风向。”
屈建军受到启发，观察到附近有座
金字塔形的沙丘，经测量，地面植
被的三个堆积体恰好对应了沙丘
的三个面。紧接着，屈建军又做了
实验室风洞验证，在风洞里让东
风、南风和西北风交替吹，最后形
成了同样的金字塔形沙丘，从而发
现金字塔沙丘形成机理，揭示这一
世界难题，文章发表在权威杂志
《科学通报》。

屈建军骄傲的是，那时研究条件
差，全凭观察，后来美国人来用风向
风速仪测量，也发现了这三组风向。

$..$年，根据这三组风向，屈
建军在莫高窟东部约 $公里处建了
“/”字形挡风带，建成后，莫高窟的
沙量少了 %&*)&0。二十余年来，屈
建军又将挡风带发展成综合防护体
系，兼有输沙、固沙、植被等多种防
护措施。现在，吹向莫高窟的沙已减
少 .&0。

'&&#年，美国《科学》杂志前来
采访，经美国几位院士审核后，刊登
了屈建军的敦煌治沙术。

! ! ! !脆弱的莫高窟，刚逃离了风沙
的魔爪，又陷入新的危机。
“水分，湿度，壁画受潮面积在

加大。”
“莫高窟千年不灭，得天独厚的

条件是干燥。这里需要的不是绿色，
是荒凉；不是水分，是干燥。”

目前莫高窟顶有多条林带，全

部引大泉河水灌溉，虽然做灌溉方
案前也经过论证，认为滴灌影响不
大，但屈建军认为能量守恒，物质不
灭，灌溉水分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吸
收，一定还有一部分水积留下来，增
加了区域湿度。
“但目前还不能断定湿度增大

一定是由此引起，因为敦煌这几年

降雨量也在加大，以前每年的降雨
量是 '.毫米左右，现在有 (&多毫
米。想监测出这个原因，起码还得四
五年时间。”今年，屈建军想做的事，
就是检验林带下方的水有没有渗到
莫高窟，办法就是放置“示踪”，查验
两地水分的 12/是否相同。

对湿度的控制，他认为，宁可

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水分渗
漏，抢救都来不及。世界遗产保护
不容有失。“所以，要将五六十年代
建的高大乔木防护林砍掉一些，换
成耐旱灌木，将灌溉植被改成非灌
溉条件的植被。”屈建军说得急切
而肯定。
非灌溉植被技术，是屈建军多

年治沙想出的点子，即植被下防水
分渗漏，植被上用砾石覆盖，减少蒸
发，用非生物的方法让它存活。

! ! ! !屈建军睡觉的时候，是要戴
上呼吸机的，套上呼吸机的他，
有点像个外星人，但没有呼吸
机，他睡觉时常觉得突然没气
了，会闷醒。

这是拜野外考察车祸所
“赐”。他在沙漠考察中出过两次
严重车祸，一次是 $..#年在腾格
里沙漠，结果是骨折，手臂里多了
一块钢板；一次是 '&&&年在巴丹
吉林沙漠，从此戴上了呼吸机。
虽然如此，屈建军却不言悔。

'.年前初见沙漠时的以心相许，
至今没有改变。

$.#( 年，屈建军从西北大
学地理系毕业后，在陕西水利学
校当地理老师。暑假期间，中科
院水土保持研究所要组织一个
考察队，屈建军正好有一个同学
在里面，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
他。负责的专家是从苏联留学回
来的上海人唐克丽，名气很响，
屈建军就想跟去学习。同学说，
你来不但没钱，还得当临时工，
队里缺一个背录像机电池的，你
来干吧。就这样，屈建军背着十
几公斤重的电池，来到了毛乌素
沙漠。
“看到沙漠高兴，把水壶像铁

饼一样扔了。觉得真美，可能这就
是缘分吧。”充满激情的屈建军回
来就给研究所所长朱震达写信，
要求调到所里。没收到回音，他索
性报考兰州大学的研究生，考了
第二名，但那时不像现在录取得
多，只收一个。
“招生老师说，你干脆到沙

漠所来吧，我一听高兴了，我
本来就想去啊。朱震达一
看成绩还挺好，也记得
我给他写过信，就调
来了。”

屈建军用一
生的执着兑现当
初的承诺。
“沙漠就是

我的情人，我
有这种感觉，我
喜欢到沙漠，一
年有 ,&& 天，我
都在沙漠里。”

吹开逼近月牙泉的沙丘

一刮风就上沙山的“疯子”

呼吁莫高窟“不要绿色”

“独行侠”戈壁滩解开谜题

一年有300天
都在沙漠里

! 屈建军在工作

屈建军 供图


